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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冷通州冷知知识识
本报记者 谢佳航

巷陌衙署巷陌衙署 漕迹千秋漕迹千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群琛张群琛 张钊齐张钊齐 实习生实习生 金炫宇金炫宇

“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旁边有一条司空分署街，得名于明清两朝在通州设立的工部分支机构，主管修缮闸坝、培护堤岸、疏浚河
道等工程，是保证漕运畅通的重要部门；潞河医院北侧的居民楼中隐藏着一条名为四员厅街的小巷，此处曾是明代户部的派驻机构，每到漕
粮大批进京时，户部会派遣三四名进士协助收粮，故得此名……像这样能讲得出漕运历史故事的地名，在通州还有不少。作为运河北首，这
一地区源远流长的漕运史不仅展示在博物馆的文物中，体现在运河畔的遗址内，更隐藏在市井的地名里。

四员厅街的名字也与漕运衙门有关。这条街位
于通州区潞河医院北，西起新华南路，东至车站路。
今天走在街上，两侧是居民楼和商铺，看不出什么特
别。但“四员厅”这三个字，一直流传下来，已经四百
多年了。

四员厅的前身起源于明景泰年间，当时朝廷在
通州设立了总督仓场衙署，这是户部设在通州的最
高管理机构，仓场总督出巡通州时便驻扎于此，料理
通州各仓的粮食收储与支出。又因户部尚书或侍郎
常驻于此理事，亦称“尚书馆”。它的位置在通州新
城南门里以东，约在今潞河医院北侧、潞河名苑小区
一带。

陈喜波考证发现，四员厅是明代户部分司内的
一处附属机构。户部掌管天下钱粮，漕运是其重要
职责之一。每年夏秋之交，南方漕船沿大运河源源
北上，通州作为运河北端，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收粮
时节。活儿太多，人手不够，户部就从京城临时抽调
几名进士到通州帮忙。

明人周之翰所纂《通粮厅志》记载了这处机
构的运作细节：“户部分司在尚书馆后，户部管粮
员外、主事居之，团厅三间，左右厢房各三间。员
外衙一所，主事衙四所，大门一间，有鼓楼伺候亭
一座三间。协助厅一所，在正厅东，南北相对，六
间。每漕粮涌至之时，户部量差办事进士三四员
协助收粮，事完回部。”而在文末又注明：“俗呼

四员厅。”
这段文字信息量不小。“协助厅”是正式名称，

“四员厅”是民间叫法，办公地点在正厅东侧，南北相
对共六间房，规模不算大。“量差”二字尤其值得留
意，意思是根据当年漕粮多少临时调配人手，三员或
四员没个定数，不是固定编制，可能以四员居多，所
以叫四员厅。漕粮收完了，进士们就回京城交差，下
一年再来的是另一拨人。换句话说，四员厅从一开
始就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一个季节性、临时性的
差遣场所。

陈喜波指出，这些被临时差来的进士具体怎么
分工，史料没有详细记载。明代每年四百万石漕粮
抵达通州，仓储部门负责收纳漕粮，活多，任务重，因
此要从户部借调三四名进士协助收粮，工作强度可
想而知。

周之翰本人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记录者。他
是万历年间户部郎中，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奉
使通州坐粮厅。他到任时，四员厅已经废了。他
在书中写道：“余至潞阳，求所谓中东公署者，已
鞠为茂草，而尚书馆、四员厅强半皆官攒、民庶错
居之……倘再历数载，故址且尽湮矣。”官署变成
了荒地，房屋被仓库管理人员和百姓占去。也就
是说，周之翰见到四员厅时，那里基本上已经不是
官署了，只剩一些残破的房屋，大部分都住进了闲
杂人等。

更具体的情况记载在《通粮厅志·备考志》里：
“四员厅官衙一处，内有空地计三亩四分，系官攒路
得时、包江、万邦宪、唐二京、侯应得、王廷立、任应官
共种地一亩六分三厘，其余西水坑一个，并走道一
条，龙王庙一间，并水井一眼。”官署没了，空地被七
个人分着种了，只剩一个水坑、一条走道、一间小庙、
一眼水井。这幅图景跟“恢宏轩敞”四个字沾不上
边，就是一块废地。仓攒们占了地种庄稼，官署的痕
迹几乎看不出来了。

《通粮厅志》成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
这说明最迟到这一年，“四员厅”已经从一座实体官
署变成了一个地名。官署虽然不存在了，但名字留
了下来，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地名本身如同一枚时间的刻度。它提醒每一个
路过的人，脚下这片土地曾是大运河的北端，曾有过
无数漕船靠岸、粮食入仓的忙碌日子。正如陈喜波
所言，那些临时被差来通州的进士们大概不会想到，
他们当年收粮的那间协助厅，竟会以“四员厅”之名，
在一条街巷里活了四百多年。

铁狮子、司空分署街、四员厅街，三个名字指向
同一件事——大运河。铁狮子是实物，七百年前蹲
守漕运衙署，躲过劫难，如今立在燃灯塔下。司空分
署街和四员厅街是地名，一个记着修河的衙门，一个
记着收粮的旧事。通州历史遗留下的实物和地名，
拼起来就是一部活的漕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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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分署街一旁的“文庙”景区内，保存着一尊
元代的铁狮，这是通州本土文物的代表之一。

该文物名为“通永道署铁狮”，原为雌雄双狮，现
仅存一尊雌狮。铁狮高约一米四，狮座一体，鬃毛覆
耳披肩，口张舌卷，怒目前视，其左前爪按抚一幼
狮。方座铭文“皇庆二年八月”，是这尊铁狮的铸造
年份（1313 年）。元代大运河贯通后，朝廷在通州

城东北运河西畔设京畿都漕运使分司署主要
管理漕运，这只雌狮与后来遗失的雄狮
最初便是立于署门前的“守门狮”。康熙

七年（1668年），清政府将通永道署设立于此，这对
狮子便开始为新部门“看门护院”。“‘通永道署铁
狮’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陈喜波介绍，光绪二十
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通永道署被焚
毁，仅余雌雄二狮。1916年，女子师范讲习所设于
此，两只铁狮放在大门内甬路两侧。

陈喜波介绍，元代的京畿都漕运使分司署与清
代的通永道署，两个单位在职责、功能等方面有
很明显的不同。京畿都漕运使分司的职责主要
是协调通惠河和坝河的漕运事务，是京畿都漕运

司的分部。元大都漕运管理机构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 年）所立的军储所，此
后依次改名为漕运所、漕运司、都漕运司以及京
畿都漕运使司等。从管理机构的频繁变更和不
断细致化足以见得当时漕运的繁盛，也可以说，
通州是自元代开始逐渐成为依漕运而兴的运河
枢纽，在历史上承担着仓储要地、水陆要冲、军事
重镇等多重作用。而通永道署成立于清代，管辖
顺天府东路厅、永平府、遵化州地界的河务、钱
粮、刑名等事务。

今年年初，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布
了新一批的地名公告，其中通州区北起滨惠北一街、
南至北大街的南北向道路正式命名为司空分署街。
这是一个历史气息浓烈的地名，依据《北京市地名管
理办法》，更名为司空分署街更是北京市地名命名原
则中“尊重历史”的体现。

“司空分署”起源于明代，是工部派驻在通州的
分支机构。据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
波考证，该机构在通州主要负责疏浚运河、保证漕
运，专门负责治理通惠河与北运河的河道。《（嘉靖）
通州志略》记载通州设有工部管河分司，其注曰“在
州治南。嘉靖六年，修通惠河以行粮运，遂建管河衙
门，置郎中一员领之，三年一代。自通州至天津一带
运河，皆属督理，专为运事也”。

嘉靖七年（1528年），监察御史吴仲重修通惠河
保证漕运。他上书朝廷，提议工部在通州设立分支
机构并派遣专人管理通惠河以及北运河的河道，最

终获得批准，于是通州州治南部便设有工部都水分
司，主要负责闸坝修理、陪护堤岸、疏浚河道等工
作。这个治河部门名字的来源可溯源至周代。我国
封建王朝时期的六部制度起源于周代六官制，其中
工部最高长官曾称为大司空，专管营造工程，而派驻
到通州的工部分署，也称为“司空分署”。久而久之，
司空分署门前的大街就被称为司空分署街。

朝廷的派驻部门成立后，周边的街道也依次繁
荣起来。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工部郎中陆基恕
主持在此街东口跨街建筑一座奎星楼，共有三层，底
层为拱券通道，顶层设奉文昌像，即天权玄明文曲星
君，亦称文昌帝君。因文人墨客去文庙祭孔必经北
大街，从拱券通道穿行后向西再向北就到文庙了，所
以就在此处修建了奎星楼，用以鼓励前往文庙祭拜
的学子勤奋上进，因此这条街也被称为奎星楼胡同。

就在紧邻北大街南口的通州区博物馆中，有一
块不起眼的瓷片或许和奎星楼顶供奉的文昌帝君相

关。这是一块残缺的碗底圈足，其内落款“张家湾梓
橦阁”。北京大运河文史专家任德永介绍，瓷片上
的“梓橦阁”指的是明万历年间修建于张家湾旧
城的文昌阁，文昌阁供奉的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
君，所以通州区博物馆展出的碗足应该是明清时
期进京赶考学子奉上的订烧瓷，为即将到来的考
试求个心理安慰。“不管是张家湾旧城的文昌阁
还是奎星楼，如今都已不存，这件残缺的碗足是
难得的历史证据。美中不足的是，正确的写法应
为‘梓潼阁’而非‘梓橦阁’，大概是因为献瓷的
考生或是制瓷的匠人不知道正确写法，这不足为
怪。”任德永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奎星楼起火，上二层尽
毁而未复建，此后“奎星楼胡同”的称呼渐渐被大家
遗忘，而仅称为司空分署街。漕运停止后，通州的
司空分署也被撤销，原址改建为县立小学校，即今
司空分署街小学。

司空分署街：曾是工部治河“工程局”

通永道署：铁狮见证历史职能部门变迁

四员厅街：户部抽人帮忙留下四百余年地名


